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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代
生
活
愈
來
愈
複
雜
。
我

們
無
可
避
免
地
每
天
都
在
﹁
錯

過
﹂
了
許
多
，
包
括
錯
過
了
一

些
活
動
，
一
些
機
遇
和
一
些

人
。

但
後
悔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
不
如

﹁
隨
遇
而
安
﹂。
錯
過
了
一
班
飛
機
？

索
性
在
候
機
室
上
網
搜
索
平
日
想
知

而
沒
有
時
間
瀏
覽
的
資
訊
，
甚
至
是

靜
坐
默
想
，
抓
住
一
些
重
要
的
感
覺

吧
。
明
白
到
許
多
時
候
並
不
知
道
您

真
的
在
錯
過
了
，
因
為
您
又
忙
於
投

進
了
另
一
些
機
遇
裡
，
人
根
本
不
能

賺
得
全
世
界
。

兩
個
星
期
前
我
真
的
錯
過
了
一
些

重
要
的
事
情
，
因
而
感
到
懊
惱
。
勞

思
光
老
師
遽
然
去
世
，
安
排
十
一
月

十
日
在
台
北
出
殯
，
那
天
剛
巧
我
四

位
兄
弟
姊
妹
從
美
國
回
港
掃
墓
，
並

相
約
到
澳
門
探
望
一
百
歲
的
姑
婆
，

說
難
以
取
捨
是
對
的
，
但
另
一
方
面

亦
別
無
選
擇
。
紀
念
老
師
之
情
是
確
實
的
，
對

親
人
的
接
待
也
責
無
旁
貸
。
有
遺
憾
，
但
也
是

無
憾
。

錯
過
了
一
場
精
彩
的
演
講
。
漢
學
家
魯
惟
一

︵L
oew

e

︶
九
十
歲
了
，
在
大
學
作
關
於
班
固
的

專
題
演
講
，
剛
巧
碰
上
我
自
己
籌
措
的
藝
術
分

享
會
，
我
又
是
別
無
選
擇
。
長
長
的
一
整
個
下

午
，
聽
了
四
十
七
位
同
學
的
精
選
，
聽
他
們
訴

說
藝
術
作
品
的
傑
出
之
處
，
實
踐
了
藉
藝
術
溝

通
表
達
自
己
情
感
和
價
值
的
功
能
，
那
也
是
十

分
充
實
和
滿
足
的
五
個
小
時
。

錯
過
了
一
個
星
光
熠
熠
的
影
展
開
幕
禮
。
有

人
會
很
喜
歡
在
台
上
跟
名
導
演
、
藝
人
或
公
眾

人
物
在
鎂
光
燈
下
拍
照
留
念
，
我
則
閃
避
到
影

院
裡
看
開
幕
電
影
。
波
蘭
導
演
史
高
林
莫
斯
基

的
︽
浴
室
春
情
︾
使
人
明
白
青
春
是
怎
樣
的
一

回
事
。
這
些
饒
有
意
思
的
發
現
，
叫
人
忘
記
錯

過
了
的
其
他
許
多
事
情
。
︽
向
左
走
．
向
右
走
︾

其
實
都
是
一
番
風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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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王
　
珍

錯過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有
一
回
與
陶
傑
談
讀
書
，
他
推
介
了
約
翰
．
拉
爾

斯
坦
．
索
爾
︵John

R
alston

Saul

︶
的V

oltaire ,s
B
astard

s

，
此
書
可
譯
為
︽
伏
爾
泰
的
雜
種
︾
或

︽
伏
爾
泰
的
私
生
子
︾。
﹁
雜
種
﹂、
﹁
私
生
子
﹂
都

是
罵
人
的
刻
薄
用
詞
，
但
此
書
的
副
題
倒
是
很
嚴
肅

的
：
﹁
西
方
世
界
的
理
性
獨
裁
﹂︵T
he

D
ictatorship

of
R
eason

in
the

W
est

︶，
在
此
君
看
來
，
理
性
與
獨
裁
在

本
質
上
永
遠
水
火
不
容
。

︽
伏
爾
泰
的
雜
種
︾
出
版
於
一
九
九
二
年
，
影
響
很

大
，
細
讀
此
書
，
不
難
從
中
看
出
陶
傑
嘻
笑
怒
罵
的
文

風
、
乃
至
曲
線
表
述
的
想
像
的
若
干
緣
由
。
索
爾
可
謂
大

名
鼎
鼎
，
他
一
九
四
七
年
生
於
渥
太
華
，
既
是
小
說
家
和

散
文
家
，
也
是
思
想
家
與
評
論
家
，
既
是
石
油
公
司
創
辦

人
和
副
總
裁
，
也
是
現
任
國
際
筆
會
主
席
，
︽
時
代
︾

︵T
im
e

︶
將
他
列
為
﹁
影
響
世
界
的
一
百
名
思
想
家
和
夢

想
家
﹂
之
一
。

︽
伏
爾
泰
的
雜
種
︾
指
出
，
伏
爾
泰
和
他
的
同
代
人
深

信
理
性
是
反
君
主
獨
裁
和
反
教
條
迷
信
的
後
盾
，
理
性
不

僅
挑
戰
君
主
和
貴
族
的
權
力
，
同
時
也
是
締
造
更
公
義
、

更
人
道
的
文
明
之
一
大
關
鍵
。
索
爾
論
點
很
鮮
明
：
雖
然
強
調
理
性

已
經
成
為
現
代
思
想
的
標
誌
之
一
，
但
今
日
社
會
非
常
囂
喧
，
大
部

分
言
論
往
往
只
是
不
斷
重
播
的
噪
音
，
這
一
點
顯
然
就
是
非
常
時
期

的
非
常
關
鍵
，
也
是
一
個
時
代
走
向
衰
竭
最
搶
眼
的
一
大
敗
筆
，
跟

十
七
世
紀
和
十
八
世
紀
的
人
文
主
義
思
想
家
的
遠
見
可
謂
背
馳
。

索
爾
指
出
，
當
今
統
治
精
英
往
往
以
理
性
之
名
自
我
辯
解
，
但
他

們
的
權
力
和
方
法
學
只
是
基
於
︵
並
且
往
往
局
限
於
︶
一
己
的
專
業

知
識
，
他
們
總
是
試
圖
以
權
力
操
縱
﹁
架
構
﹂，
也
總
是
以
為
如
此

就
可
以
取
代
理
性
；
正
因
如
此
，
西
方
社
會
總
是
被
統
治
精
英
切
斷

了
理
性
和
公
義
之
間
的
聯
繫
，
決
策
者
往
往
將
理
性
變
換
成
短
視
而

利
己
的
計
算
。
如
此
一
來
，
結
果
只
有
一
個
，
被
標
籤
為
理
性
化
的

統
治
精
英
往
往
只
熱
衷
於
尋
找
社
會
問
題
的
解
決
方
案
，
管
理
技
術

與
專
業
技
能
，
可
已
經
不
再
在
乎
理
性
。

索
爾
在
此
書
指
出
，
今
天
主
要
的
問
題
︵
政
治
的
、
經
濟
的
、
文

化
的
、
社
會
的
︶
在
於
一
切
方
案
都
是
﹁
應
用
程
序
的
產
物
﹂，
知

識
一
旦
被
劃
分
成
﹁
封
建
專
業
封
地
﹂，
則
意
味
㠥
一
般
的
理
解
和

協
調
一
致
的
行
動
日
趨
困
難
，
甚
至
陷
於
泥
漿
池
一
樣
的
僵
局
，
大

部
分
教
育
的
專
家
不
屑
於
︵
卑
視
、
漠
視
，
甚
或
賤
視
︶﹁
人
文
精

神
﹂，
只
㠥
眼
於
建
立
個
人
帝
國
的
﹁
專
業
﹂—

—

陳
陳
相
因
，
這
些

﹁
理
性
的
人
﹂
早
已
自
貶
為
﹁
伏
爾
泰
的
雜
種
﹂。

據
索
爾
分
析
，
如
此
僵
局
的
悖
論
在
於
：
﹁
愈
是
專
業
，
帝
國
愈

是
萎
縮
。
﹂︽
伏
爾
泰
的
雜
種
︾
有
此
發
人
深
省
的
名
言
：
﹁
在
古

雅
典
，
每
個
答
案
都
會
產
生
一
個
問
題
；
而
當
代
精
英
，
則
只
會
在

每
個
問
題
產
生
一
個
答
案
。
﹂

所
謂
﹁
理
性
獨
裁
﹂
或
﹁
理
性
專
政
﹂，
正
好
凸
顯
了
﹁
專
業
﹂

與
其
他
人
文
素
質
之
間
失
衡
的
絮
果
蘭
因
，
那
毋
寧
是
假
理
性
之
名

而
行
使
的
權
力
毫
無
約
制
，
從
而
導
致
的
思
想
變
形
，
乃
至
腐
敗

—

將
意
識
形
態
宣
傳
為
真
理
，
以
理
性
之
名
實
施
反
民
主
的
勾
結

集
團
，
對
意
識
形
態
集
團
的
盲
目
崇
拜
漸
漸
掩
蓋
了
真
相⋯

⋯

伏爾泰的雜種
葉　輝

琴台
客聚

前
輩
說
過
：
﹁
成
名
要
趁
早
！
﹂

阿
杜
這
個
卅
年
前
之
資
深
航
海
人
則

認
為
﹁
做
海
員
要
趁
早
﹂
才
是
真
道

理
。
最
近
接
觸
幾
位
現
役
海
員
，
有

做
水
手
，
有
做
機
房
，
也
有
做
至
船

長
大
副
一
類
之
高
級
海
員
，
均
吐
露
心
聲

表
示
，
現
在
做
海
員
均
只
是
作
為
一
項
謀

生
之
工
作
技
能
，
再
也
沒
有
前
輩
們
之
遨

遊
四
海
之
樂
趣
了
。

不
是
嗎
，
幾
十
年
前
我
們
下
海
時
一
切

航
海
規
矩
及
常
識
均
要
由
頭
學
起
，
像
本

人
由
﹁
白
手
﹂
下
海
做
水
手
連
個
繩
結
都

不
會
打
。
所
有
機
動
遠
洋
船
，
先
進
者
是

蒸
氣
渦
輪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前
還
有
燒

火
蒸
氣
船
行
走
，
一
般
行
走
四
洋
五
海
之

船
先
進
者
船
速
每
小
時
二
十
浬
，
阿
杜
最

初
行
走
之
貨
輪
頭
十
年
全
部
時
速
十
五
海

浬
以
下
，
太
平
洋
西
︵
香
港
日
本
等
︶
走
東
岸
︵
美

國
加
州
及
中
南
美
洲
西
海
岸
線
︶
一
般
都
要
航
駛
十

五
天
，
正
是
飽
覽
海
上
風
光
才
到
彼
岸
，
而
泊
碼
頭

裝
卸
貨
普
通
也
要
停
泊
一
星
期
至
十
天
，
泊
在
岸
邊

之
時
船
上
海
員
多
為
輪
流
值
班
，
海
員
可
以
掌
握
一

兩
日
空
檔
上
岸
往
較
遠
之
地
方
行
走
遊
覽
，
完
成
一

些
﹁
遊
歷
﹂、
﹁
遊
埠
﹂
之
心
願
。

如
當
年
做
過
一
艘
船
專
由
中
美
洲
運
原
油
往
西

歐
，
船
泊
法
國
馬
賽
港
時
，
問
準
船
期
要
停
兩
三

天
，
阿
杜
便
和
船
伙
三
人
合
資
包
一
部
的
士
直
駛
巴

黎
遊
一
日
夜
，
吃
四
餐
，
好
歹
也
試
過
一
遊
巴
黎
之

心
願
，
領
略
一
下
法
蘭
西
風
光
。

時
至
今
日
，
航
船
普
遍
高
速
，
用
貨
櫃
式
或
大
油

艙
裝
運
停
泊
每
個
城
市
碼
頭
，
只
有
幾
小
時
交
收
，

上
下
級
船
員
把
握
時
間
上
岸
買
點
東
西
，
吃
頓
飯
也

不
容
易
，
如
此
做
海
員
和
做
陸
上
跟
車
司
機
搬
運
差

不
多
，
如
此
真
的
﹁
做
海
員
要
趁
早
﹂
了
。

阿
杜
認
識
一
些
前
輩
老
海
員
，
他
們
說
更
早
一
代

之
海
員
常
有
定
期
航
班
，
每
﹁
水
﹂
船
都
會
停
三
、

五
天
，
因
此
早
兩
代
前
之
海
員
有
些
是
星
馬
、
印

尼
、
台
灣
各
有
一
個
老
婆
，
有
些
甚
至
在
幾
國
都
有

兒
女
，
今
時
今
日
像
這
些
能
各
處
為
家
之
風
流
海
員

當
然
難
有
，
有
之
者
阿
杜
只
認
識
過
一
個
港
澳
輪
船

長
，
香
港
澳
門
各
有
一
個
老
婆
，
各
有
一
頭
住
家
，

但
他
早
說
吃
不
消
了
。

航海要趁早
阿　杜

杜亦
有道

法
國
決
定
要
向
富
人
開
徵
百
分
之
七
十
五
的
個
人
收
入
稅
，
造
成
富

人
移
民
潮
。
法
國
政
府
將
向
每
年
收
入
高
於
一
百
萬
歐
元
︵
約
一
百
三

十
萬
美
元
︶
人
士
，
徵
收
百
分
之
七
十
五
稅
項
，
為
期
兩
年
。
由
於
稅

收
增
加
，
法
國
政
府
將
每
年
額
外
得
到
二
億
一
千
萬
歐
元
︵
約
二
億
七

千
萬
美
元
︶，
紓
緩
政
府
財
赤
壓
力
。
英
國
對
高
收
入
人
群
徵
收
的
稅

率
應
是
最
高
的
，
其
使
用
的
累
進
稅
制
最
高
稅
率
達
到
百
分
之
五
十
。
可
以

說
英
國
是
專
宰
富
人
錢
的
國
家
。

瑞
士
向
外
國
人
徵
收
房
地
產
稅
，
外
國
人
只
能
擁
有
一
處
房
產
，
而
且
不

得
在
觀
光
勝
地
或
大
城
市
買
房
。
另
外
，
外
國
人
在
瑞
士
買
房
或
土
地
，
須

支
付
的
法
律
費
用
及
過
戶
費
用
也
高
於
本
國
人
。
澳
大
利
亞
規
定
，
外
國
人

買
房
是
一
種
純
商
業
投
資
，
如
果
買
房
投
資
額
達
二
十
五
萬
澳
元
以
上
，
則

符
合
了
澳
大
利
亞
商
業
投
資
移
民
臨
時
居
留
簽
證
轉
永
久
居
留
簽
證
所
需
的

三
個
條
件
之
一
。

美
國
一
直
對
公
民
在
海
外
的
資
產
徵
稅
，
去
年
開
始
，
採
取
了
許
多
嚴
厲

的
懲
罰
措
施
，
防
止
逃
稅
。
新
的
稅
務
條
例
規
定
凡
在
海
外
擁
有
二
十
萬
美

元
以
上
資
產
的
美
國
公
民
和
美
國
綠
卡
持
有
人
，
均
須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前
向
政
府
申
報
自
己
在
海
外
擁
有
的
資
產
：
包
括
股
票
及
債
券
、
已

達
退
休
年
齡
人
士
的
海
外
退
休
金
、
各
種
對
沖
基
金
和
私
募
基
金
。
美
國
國

稅
局
規
定
外
國
銀
行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之
前
到
美
國
國
稅
局
進
行
登
記
，
確
認

其
客
戶
資
訊
，
對
他
們
的
帳
戶
進
行
年
度
申
報
，
以
方
便
國
稅
局
在
個
人
和

銀
行
兩
頭
進
行
查
證
。
對
拒
絕
披
露
持
有
美
國
人
士
身
份
海
外
帳
戶
的
外
國

金
融
實
體
徵
收
百
分
之
三
十
的
預
扣
稅
。

美
國
收
入
最
高
的
群
體
，
現
行
收
入
稅
率
為
百
分
之
三
十
五
，
明
年
有
望

上
升
至
百
分
之
三
十
九
點
六
。
而
如
果
國
會
不
作
干
涉
，
涉
及
資
本
增
值
和

股
票
分
紅
的
稅
率
也
將
上
升
。
有
些
人
以
為
移
居
外
地
，
甚
至
不
當
美
國

人
，
就
可
以
避
稅
。
美
國
國
會
將
罰
徵
﹁
出
境
稅
﹂︵exit

tax

︶
：
凡
過
去
五
年
美
國

納
稅
人
的
資
產
淨
值
大
於
二
百
萬
美
元
，
或
過
去
五
年
的
平
均
年
所
得
稅
為
十
五
萬
一

千
美
元
︵
經
調
整
通
脹
率
︶，
當
你
離
開
美
國
，
罰
徵
﹁
出
境
稅
﹂
是
百
分
之
三
十
的

資
本
利
得
稅
。

當
前
，
美
國
出
現
了
﹁
財
政
懸
崖
﹂
問
題
，
歐
洲
則
出
現
了
嚴
重
的
債
務
危
機
，
政

府
都
變
得
貧
窮
，
欠
債
纍
纍
，
還
要
發
行
新
債
券
，
償
還
舊
有
的
債
務
，
十
個
沙
煲
九

個
蓋
，
所
有
的
債
務
問
題
，
都
來
源
於
一
人
一
票
的
選
舉
。
選
民
都
希
望
得
到
利
益
，

如
果
政
黨
的
候
選
人
不
以
派
錢
的
方
式
賄
選
民
，
就
不
能
當
選
，
民
主
和
選
票
於
是
就

和
福
利
綑
綁
在
一
起
，
福
利
主
義
變
成
了
永
恆
的
真
理
，
變
成
了
西
方
價
值
觀
念
和
意

識
形
態
重
要
的
元
素
。
有
人
說
，
西
方
的
經
濟
和
財
政
弄
到
今
天
的
殘
破
局
面
，
就
是

西
方
人
對
於
意
識
形
態
和
價
值
觀
念
，
對
於
民
主
的
觀
念
有
太
固
執
的
成
見
，
最
後
形

成
了
思
想
僵
化
，
甚
麼
都
不
願
意
改
變
，
導
致
經
濟
潰
敗
。
香
港
的
政
黨
越
來
越
激

進
，
主
張
政
府
不
斷
派
錢
，
主
張
建
立
西
方
一
樣
的
福
利
制
度
與
價
值
觀
念
，
每
選
舉

一
次
，
就
要
增
加
更
多
的
長
期
福
利
。
最
後
，
香
港
一
定
步
歐
洲
的
後
塵
，
缺
乏
競
爭

力
，
產
業
外
移
，
經
濟
陷
入
危
機
。

法國向富人徵稅75%
范　舉

古今
談

相
信
看
︽
顧
嘉
煇
大
師
經
典

演
唱
會
︾
的
觀
眾
都
能
夠
一
解

﹁
舊
曲
飢
餓
感
﹂，
因
為
每
位
歌

星
獻
唱
的
都
是
觀
眾
最
希
望
聽

到
的
首
本
名
曲
。
有
時
看
個
人

演
唱
會
︵
香
港
的
演
唱
會
是
看
不
是

聽
的
︶
聽
到
歌
星
說
：
﹁
我
已
經
唱

膩
了
自
己
的
歌
曲
，
所
以
選
了
一
些

別
人
的
歌
來
唱
。
﹂
他
們
此
舉
當
然

希
望
令
自
己
﹁
不
膩
﹂，
但
他
們
卻
應

該
明
白
觀
眾
購
票
進
場
是
想
聽
屬
於

他
們
的
歌
，
而
非
讓
他
們
一
邊
將
觀

眾
的
金
錢
放
進
口
袋
裡
，
一
邊
滿
足

自
己
的
﹁
新
鮮
感
﹂。
觀
眾
是
因
為
喜

歡
你
的
歌
才
購
票
，
卻
未
必
同
時
喜

歡
另
一
位
歌
手
的
歌
。
若
要
聽
別
人

的
歌
，
他
們
會
懂
得
選
擇
聽
原
唱
者

的
演
唱
會
。
這
種
貨
不
對
辦
的
做
法

很
容
易
引
起
觀
眾
的
反
感—

—

起
碼
會
被
當
作

是
上
洗
手
間
的
時
間
。
演
唱
會
是
娛
樂
事
業
，

應
該
被
娛
樂
的
是
觀
眾
而
非
表
演
者
自
己
。

是
次
演
唱
會
的
歌
手
大
都
是
登
台
經
驗
豐

富
，
在
上
世
紀
七
、
八
十
年
代
已
經
成
名
的
殿

堂
級
前
輩
，
水
準
毋
庸
置
疑
。
我
在
兩
個
多
小

時
中
一
連
聽
了
數
十
首
金
曲
，
發
覺
各
首
歌
曲

均
有
其
獨
特
的
旋
律
和
韻
味
，
而
且
歌
曲
類
型

廣
泛
，
是
一
個
豐
富
多
姿
的
音
樂
拼
盤
。
加
上

每
位
歌
手
各
有
別
樹
一
幟
的
唱
腔
和
風
格
，
令

每
首
歌
曲
都
有
獨
特
的
面
貌
和
生
命
。
至
於
這

個
年
代
的
音
樂
情
況
，
一
位
古
典
樂
評
人
的
經

驗
最
能
一
針
見
血
地
概
括
。
他
說
：
﹁
某
晚
，

我
以
為
自
己
聽
了
一
首
很
長
的
歌
曲
，
原
來
歌

手
竟
然
唱
了
四
十
六
首
歌
！
﹂
由
此
可
見
近
年

流
行
曲
的
旋
律
單
一
不
變
，
每
首
歌
再
無
自
己

的
生
命
，
只
是
依
附
㠥
主
旋
律
中
的
小
旋
律
而

已
。
整
晚
的
高
潮
是
鄭
少
秋
的
壓
軸
表
演
。
他

一
口
氣
邊
跳
邊
唱
多
首
他
最
經
典
的
武
俠
劇
主

題
曲
，
瀟
灑
如
昔
。
最
叫
我
佩
服
的
是
，
雖
然

觀
眾
不
難
聽
到
他
的
喘
氣
聲
，
但
他
竟
然
毫
不

走
音
，
而
且
咬
字
清
晰
，
所
有
節
拍
亦
準
確
無

誤
。
這
是
要
有
怎
樣
深
厚
的
表
演
修
為
才
能
做

到
的
呢
？
他
還
選
了
︽
飲
勝
︾—

—

一
首
在
演

繹
時
必
須
非
常
專
注
的
歌
曲—

—

作
為
與
觀
眾

的
﹁
握
手
歌
﹂，
鄭
少
秋
真
是
藝
高
人
膽
大
。

經典演唱會
小　蝶

演藝
蝶影

學
生
時
代
的
早
上
，
經
常
是
鬧
鈴
響

到
最
後
一
聲
才
掙
扎
㠥
從
床
上
跳
起

來
，
匆
匆
刷
牙
洗
臉
，
看
看
上
課
時
間

已
到
，
來
不
及
在
家
吃
早
餐
了
，
趕
緊

猛
灌
幾
口
涼
開
水
，
衝
出
門
飛
身
騎
上

自
行
車
，
蹬
到
國
營
飲
食
店
門
口
買
兩
隻
開

口
棗
。
有
時
蹬
得
急
了
，
涼
開
水
在
空
蕩
蕩

的
腹
內
晃
蕩
翻
騰
不
已
，
這
時
就
把
節
奏
稍

稍
放
緩
下
來
，
一
手
扶
㠥
自
行
車
把
，
一
手

拿
㠥
開
口
棗
邊
蹬
邊
啃
。
兩
隻
香
甜
酥
鬆
的

開
口
棗
落
肚
，
精
神
也
會
被
這
份
溫
熱
的
甜

蜜
所
感
動
，
原
來
低
沉
的
情
緒
也
隨
之
振
作

起
來
。

開
口
棗
是
用
麵
粉
和
雞
蛋
揉
勻
、
用
油
炸

成
的
甜
點
心
，
也
有
地
方
稱
為
﹁
開
口
笑
﹂，

因
其
經
過
油
炸
，
會
綻
出
一
個
裂
口
，
像
是

人
咧
嘴
憨
笑
的
樣
子
，
故
得
名
。
在
眾
多
的

早
餐
食
品
當
中
，
開
口
棗
並
無
過
人
之
處
，

方
便
、
價
廉
是
其
最
主
要
的
攬
客
標
籤
。
過
去
的
國
營

飲
食
店
，
都
會
把
開
口
棗
作
為
主
打
點
心
之
一
，
也
就

是
看
中
它
賣
相
好
、
價
廉
親
民
的
屬
性
。
不
過
，
做
開

口
棗
是
一
件
頗
為
辛
苦
的
事
情
，
大
師
傅
凌
晨
三
四
點

鐘
就
得
起
來
準
備
。
先
往
富
強
麵
粉
裡
打
幾
個
雞
蛋
，

再
加
入
糖
和
少
許
泡
打
粉
，
然
後
使
勁
地
揉
搓
。
因
每

天
銷
售
的
量
很
大
，
揉
麵
的
工
作
，
大
都
是
由
精
壯
的

男
性
師
傅
來
完
成
，
體
力
稍
差
的
人
，
是
吃
不
消
的
。

待
到
麵
團
被
揉
至
徹
底
綿
軟
均
勻
，
揪
成
一
個
個
拳
頭

大
小
的
劑
子
，
裹
上
白
芝
麻
，
即
可
下
油
鍋
炸
。
及
至

標
誌
性
的
裂
口
出
現
，
裡
外
皆
酥
，
就
可
撈
起
出
售

了
。剛

炸
好
的
開
口
棗
，
筋
韌
之
中
又
略
具
彈
性
，
芝
麻

遮
蓋
不
到
的
空
隙
處
，
因
發
酵
形
成
的
一
個
個
小
氣
孔

清
晰
可
見
，
由
此
更
增
加
了
開
口
棗
的
誘
人
賣
相
。
一

口
咬
下
去
，
甘
香
酥
鬆
之
外
，
還
帶
有
輕
微
的
焦
香
，

甜
淡
適
中
而
又
不
乏
韌
勁
，
但
絕
不
粘
牙
，
即
使
一
口

氣
吃
上
三
五
個
也
不
會
感
覺
膩
。
不
少
老
人
也
看
中
它

香
酥
有
嚼
勁
，
買
一
兩
個
就
㠥
普
洱
或
單
樅
慢
慢
啃
，

是
不
錯
的
午
後
配
茶
點
心
。

以
往
過
年
，
年
貨
的
品
種
較
單
調
，
有
些
還
需
用
票

才
能
買
到
，
不
少
家
庭
會
自
製
開
口
棗
作
為
年
貨
。
如

今
的
吃
食
多
了
，
開
口
棗
也
少
見
了
，
更
多
的
時
候
，

是
被
當
成
回
憶
的
引
子
。
因
為
人
們
每
當
想
到
開
口

棗
，
那
些
留
存
在
記
憶
裡
的
美
好
片
段
，
就
會
被
一
一

翻
起
，
咀
嚼
回
味
。

開口棗
青　絲

歲月
留聲

作家莫言說過：「作家不是學出來的，寫作的
才能如同一顆冬眠在心靈裡的種子，只要有了合
適的外部條件就能開花結果，學習的過程，實際
上就是尋找這顆種子的過程⋯⋯」
我想，對我而言，這個「合適的外部條件」就

是寂寞，而「尋找這顆種子的過程」其實就是我
讀書的過程。
我小的時候，爸爸在千里以外的部隊裡當兵，

媽媽總是忙完工作又忙家務，不要說是給我講童
話故事，甚至連跟我說說話的時間都很有限。這
就給了我大把的寂寞時光。偶爾有一次，媽媽給
我讀了個那個年代很流行的樣板戲《智取威虎山》
的劇本，我覺得這個小小的本子太神奇了，居然
藏龍臥虎有這麼多有趣的人和事！
自此，我一人獨處的時光，就會去翻開那個劇

本去尋找那些故事，雖然那上面的字我幾乎一個
都不認識，但這並不妨礙我愛「讀」書：常常是
倒拿㠥書本，煞有介事地口中唸唸有詞。等我稍
微認識幾個字後更是手不釋卷，一頭栽進書中，
從此就沒有能夠從書中走出來。
我讀到小學三四年級時，基本可以囫圇吞棗地

一本本讀書了，我也因為愛讀書而愛上了寂寞。
因為寂寞的時光人的心最靜，最是讀書的好時
光，而書又給了我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我讀
《紅樓夢》、《水滸》、《西遊記》⋯⋯也認識了莫
泊桑、歐．亨利、馬克．吐溫、西奧多．德萊
塞、托馬．斯哈代、列夫．托爾斯泰、普希金、
川端康城、雨果⋯⋯我為書中主人公的快樂而快
樂，為他們的憂傷而憂傷，體味㠥形形色色的人

和事，我不再寂寞和孤獨，我彷彿一下子擁有了
許多好朋友。
那時候，我上學的學校離家有三站多的路，我

會想方設法從各種渠道借到各種各樣的書，許多
年以後，媽媽單位的圖書管理員阿姨說，她對我
小時候的記憶就是如果不借我書，我就會哭。我
每天上學放學都是一路看㠥書走過的，真的像是
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踐行者。讀書讓枯燥乏味的
趕路變得有趣而不寂寞。但也記不清自己為此而
撞㠥了多少樹、碰到了多少回牆、摔了幾個觔
斗。只記得有一回，我邊走路邊看書闖了一次頭
破血流的大禍。
那次我大概是在讀一本武打小說，我走得像大

俠雷厲風行，竟一頭撞在別人家一扇開啟的窗子
上。撞破了一塊窗玻璃，我的腦袋則血流如注，
一頭栽倒在地。媽媽在醫院裡看㠥我又心疼又生
氣：「你連腦袋都不要了，還把一本書拽得緊緊
地不肯放手。」
那回真的傷得不輕，頭上縫了好幾針，一頭長

長的秀髮也被剪去。光㠥腦袋纏㠥紗布的我有好
長一段時間見不得人，我卻覺得自己因禍得福，
可以整天整天地與書為伴了。那段時間，對所有
來看我的人，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記得給
我帶書過來啊。
我常常是這樣，讀書讀到如癡如醉的時刻，天

地人間都離我遠遠地，只有那一盞燈和一卷書和
我的生命休戚相關。我的雙眼和書越來越親近，
以至稍和我有一米之距的事物都變得朦朧模糊不
清。

父母見我小小年紀，就瞇縫㠥一雙大眼，東西
都快碰㠥鼻尖了還看不清楚，擔心總有一天我的
眼睛會被書弄瞎的。因此，他們一見我捧起書本
就會大聲吼叫，甚至看功課也一樣。這和如今的
一些父母太不一樣了，現在的大多數家長都會逼
㠥孩子去看書，有時甚至弄得小孩子又是眼淚又
是鼻涕的很痛苦。
我小時候看書常常是偷偷摸摸的，晚上只要有

一點燈光從我的小閣樓裡透出，父母立刻扯起嗓
子喊：「好不要看書了，眼睛都要瞎了，還一點
不知道愛惜。」於是，我只好找張報紙裹住燈
泡，或者找個角落點一枝蠟燭，有好幾次差點釀
成火災。有時，我就用手電筒照㠥書本躲進被窩
裡讀一個通宵。奇怪的是只要和書在一起，我就
一點不瞌睡也沒有飢餓和疲倦的感覺。
常常因為入書太深，又沒有太多的人生閱歷和

很強的感悟力，所以難免會在生活中迷失自我。
我的大多數知識都來自於書本，生活中離開了書
本我常常會不知所措。記得有一回，我煮一道甜
點心，書上說每隔５分鐘用勺子淘一淘，我就在
灶旁擱一隻小鬧鐘，一面看㠥書上的
說明，嚴格地照書上的要求做。結果
做出一鍋又焦又糊的怪味湯，讓人聞
了就皺眉頭。鄰居們都說我好用功，
燒飯還拿一本書讀，我的父母更以為
我沒做好點心是因為我的心根本不在
幹活上，而全用在書上了。
平時我要是做錯了什麼，父母責怪

我時總連書也一塊怪罪：「書獃子，
書越讀越傻了。」而我能夠替自己開
脫的最有力的理由也總是：書上是這
樣說。
事實上，當我投身於書的世界中

時，一切都好好的，一旦離開書本回到人間的現
實中，就會生出許多的煩惱。即使是這樣，我也
從來沒有想過要遠離書本，相比之下，書帶給我
更多的快樂和溫馨，尤其是當語文老師在課堂上
把我的作文當作範文，大聲地朗讀時，我就下定
決心：我也要做一個寫書的人，去解救更多寂寞
的心靈。
於是，除了讀書之外，我也試㠥悄悄地寫作。

記得在中學時曾經學㠥寫了一篇小說《可敬的園
丁》，那位把分數看管得很緊甚至於有點「吝嗇」
的語文老師竟然給了我92分的高分，並寫了一段
永遠讓我振奮、永遠鼓起我信心的話：「你有一
定的寫作能力，多寫多練，日後一定會有出息。」
我想，一定是我讀過的那些書在喚醒我心靈中那
顆寫作的種子，並讓那些種子在寂寞的土壤上開
出了美麗的花朵。
其實，讀書、寫作都一樣，都是孤獨的跋涉和

寂寞的勞動，只有耐得住寂寞，並且能夠在寂寞
中享受快樂的人，才能腹有詩書，才會文如錦繡
呵！

寂寞開出的花朵


